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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诗歌艺术成就

关于戴望舒诗歌象征主义艺术成就的几点看法

戴望舒受法国象征派诗人耶麦、果尔蒙的影响，把法国象征派引进移植到中国诗坛。在题材、章法、技巧上冲击了旧的程式，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艺术经验，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发展。

戴望舒将法国象征派诗人作为自己偷食的禁果，开始得比较早，但艺术的接受不能代替艺术的创造。《雨巷》的发表，诗人在自己的思维中找到了与一般浪漫主义抒情分道扬镳的天地；从意象的象征化手段来传达感情与情绪的天地。这之后的《古神祠前》也将思想意象象征化了，给人以悠远的想象天地。四十年代创作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致萤火》虽然饱含了现实主义的成分，但其中仍可窥见出许多象征主义的蛛丝马迹。

戴望舒的三本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是二十年代象征派的发展，但却不同与早期的象征派。早期的象征派诗人艺术上教条主义甚浓，诗句晦涩难懂，读诗便如猜谜语一样，毫无诗的韵味和诗的情调 。如李金发的诗中夹带着大量的文言文叹词、助词、显得半文不白，拗口难读。诗中的典故都带有主观随意性，其含义难以查找。戴望舒对折线早期象征派诗人表现手法的优劣高低而决定取舍，从而锻炼出一套富有独创精神的艺术表现体系。 

一、意象——情绪的象征

戴望舒的象征诗作，是自己灵魂的独白，是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深沉呼唤和诗意的回声，因此诗中大量象征意象与诗人的主观情绪紧密结合。既饱含着浓烈的诗情，又贴近诗人所欲表现的情绪，也并不过分朦胧晦涩。如《寻梦者》、《夜行人》、《流浪人》、《单恋人》这些诗中的意象均含有诗人自我写照。《雨巷》中那“结着愁怨的姑娘”是诗人联系自己想象描绘出来的意象，是“我”的主观情绪的化身，在“她身上”映照着“我”的形象，“象我一样”“冷漠、凄清、又惆怅”。“我”希望遇到的姑娘是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的姑娘。因为涂抹着许多“我”的愁绪，使诗充满了诗情，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而不像早期象征派鼻祖波德菜尔所认为的“美”就带着愁思那样。如果说《雨巷》是通过描绘“结着愁怨”的姑娘来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惆怅若失的心境，那么《我的素描》则采用象征笔法，利用“我”这个中心意象刻画出诗人两种矛盾的心境。诗人写道：

我是高大的，我有光辉的眼，

我用爽朗的声音恣意谈笑，

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

虽然是“我”的素描，但不是人物形象的形体和外貌特征的摹写。一方面诗人有“光辉的眼”，能够“恣意谈笑”，但有时悒郁，沉默。诗中每一个词语都浸透着他在人生道路上长期积淀的寂寞忧郁的情绪。“情绪往往是感触、感受和态度的复合体，当人们对生活中一些事情有了种种感觉、感想很感受时，情绪就反映在其心灵上。”《我的素描》亦紧紧围绕着诗人的主观情绪进行创作的。戴望舒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真实地向读者敞开了心扉，使他们感到亲切贴心，仿佛是一位朋友在诉说心中的悲哀寂寞。

诗人用这些象征意象来表现其主观情绪，用意象的流动来谱写情绪的乐章时，表现出了几种人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通过一个主体意象来表现诗人的感情，代表作是《秋蝇》。且看：

木叶的红色，

木叶的黄色，

木叶的土灰色，

窗外的下午！

用一双无数的眼睛，

衰弱的苍蝇望得昏眩，

这样窒息的下午啊！

它无奈地搔着头搔着肚子，

木叶，木叶，木叶，

无边木叶萧萧下。

玻璃窗是寒冷的冰片了，

太阳只有苍茫的色泽。

巡回地散一次上步吧！

它觉得它的脚软。

红色，黄色，土灰色，

昏眩的万花筒的图案啊！

迢遥的声音，古旧的，

大伽蓝的钟磬？天来的风？

苍蝇有点僵木，

这样沉重的翼翅啊！

飘下地，飘上天的木叶旋转着，

红色，黄色，土灰色的错杂的回轮。

无数的的眼睛渐渐模糊，昏黑，

什么东西压在轻桥绡的翅上，

身子像木叶一般地轻，

载在巨鸟的翎翮上吗？

秋蝇是诗的主体意象，通过秋蝇濒临死之前的一瞬间的外界感受和内心体验，抒写诗人在繁乱冷漠的现实世界挤压下产生的那种无力挣扎着的，痛苦绝望的，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心态。诗人冷静细致地借用了秋天里苍蝇的视觉、听觉、触觉，在表达苍蝇对秋天的痛苦感受时，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沧桑之感。第一部分最后三句是写苍蝇对看到色彩繁杂的秋景后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和谐与舒畅的，而是在强烈的心理反差下的“窒息”和“昏眩”，其中还夹杂着因自身衰弱而无力反抗的“无奈”。这样复杂的感受，苍蝇是不会有的，只有在纷繁喧嚣的社会里生活着的人，才会有这种濒临世纪末的情调的慨叹。一、三、五、七节表现的是秋蝇对外界的感受。二、四、六、八节发掘与之相呼应的内心体验。诗人不断反复木叶的颜色“红色、黄色、土灰色”，随着木叶颜色由热烈的红色到温和的黄色再到忧郁的土灰色的变化，秋蝇的内心体验也由实感到幻觉，由平静到恐怖乃至虚无。第五节秋蝇不仅视觉变弱了，连听觉也变得模糊了，连风的声音也辨别不清了，那风仿佛来自“迢遥”的天空，又像是寺庙中的钟磬之声，秋蝇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近死亡了。诗中寺庙的钟声，天末的风，都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在这时，不由使人们有了一种临近死亡而又无力挣脱死亡的痛苦绝望的感觉。

第二种类型是通过多个不同的象征意象来表现诗人的感情。如《小病》全诗共三节，第一节中“泥土的香”、“莴苣”、“小园”三个意象相继地出现，由“泥土的香”使病人感到了莴苣的脆嫩，于是由莴苣想起了家乡。第二节跳跃转折，展现由“阳光”、“细风”、“菜服的叶子”、“雨后的韭菜”组成的一幅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画面。第三节诗人的思绪由“小园里”有闪回到“现在”，尽管意象在不断地变化，但总脱不了“家乡”的影子。“家园里的莴苣”已不是一种蔬菜了，已成了美好的故乡的象征了，所以诗人通过这些不同的意象表达了哝哝的思乡之情。

二、譬喻、联想、通感、暗示——象征的桥梁

戴望舒把非世俗的人生和隐秘的灵魂作为艺术表现对象，认为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不要直说和一语道破，象梦一般地朦胧。“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把诗当作另外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世俗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是偷偷地写着，秘不示人，三个人偶尔交换一看，也不愿对方当面高声朗诵，而且往往很吝啬的立刻就收回去。一个人在梦里泄露自己的潜意识。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来说，它的动机是在于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那么戴望舒是通过什么手段把诗中隐藏的感情表现出来的呢？主要是通过譬喻、联想、通感、暗示曲折地透示出来，既要让人看懂又不失象征派的风格。

诗人所采用的譬喻手法大多是“远取譬”。何为“远取譬”？朱自清先生说：“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是指比喻的方法。其中远取譬是作者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事物中间看出来，他们发现事物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发发哪个将这些关系组织成诗。”如《山行》中“却似晓天的云片，烦愁飘上我心来。”句中把“云片”和“烦愁”相比，似觉不伦不类，但作者舍其“同”——“飘”，进而化意觉为视觉使诗人飘忽不定的忧愁形象化。本来“烦愁”和“云片”相趋甚远，但是诗人运用远取譬手段搭起桥梁，由虚到实，由抽象到立体，“烦愁”就可视、可感、可触了。

“远取譬”是部分的比喻，而《我的小母亲》却是一首以一个总体性的比喻为主导的诗。诗人将未来社会中变为可爱东西的“机器”喻为“我们的小母亲”。这是一个让人相当震惊的奇喻，也是诗人戴望舒的独特的意象表达方式的呈现。它不像郭沫若对机器文明的狂飙式的礼赞，而是一个感伤的，充满忧郁和哀愁的知识分子向一个对他来说相当陌生的语境认同，向一个激进的、改革社会的伟大承诺认同。“机械将完全地改变了，在未来的日子——它将成为可爱的、温柔的、而且仁慈的我们的小母亲。”

戴望舒诗中的联想往往是带着作者的感情，犹如一条丝带从头到尾，把诗人那忧愁、惆怅、凄清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的记忆》中记忆到处生存着。在“燃着的烟卷上”，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在“破旧的粉盒上”，和“颓垣的木莓上”，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往日的诗稿上”和“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和“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没有灵魂的东西上，记忆是无处不在的生存着，诗人朦胧的境界构成给了你想象的权利。读了之后，任你怎样想象，诗人那颗无时无刻不在咀嚼着过去的酸楚的灵魂，总是会显现于你的面前。而这些具体的意象，看去信手拈来实则有丰富的暗示性，是美好的爱情生活，是爱情的欢乐与枯萎，是在痛苦中不平静的散步……第二节末尾的五行诗，更具体的透露了记忆的内涵：“它的古话是古旧的，老讲着同样的故事，/它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唱着同样的曲子，/有时它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它的声音是没有力气的，/而且还夹眼泪，夹着太息。”古老的故事和同样和谐而古老的歌曲，这些意象很容易唤起人们对爱情的联想，把这联想与“爱娇的少女的声音”，“眼泪”，“太息”放在一起读，这“眼泪”、“太息”当然是记忆中来造访的“少女”，但又何尝不是在记忆中度日的诗人心境的暗示呢？

象征派诗人特别重视通感这一表现方法，戴望舒也不例外。他曾经说：“诗不是某一感官的享乐，而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东西，”的确，在创作实践中诗人把五官感觉互相串通了起来，并显示了自己的创作特色。《我用残损的手掌》呈现的是诗人的一般想象过程。在近乎幻觉的想象中，诗人的意识感显得特别活跃。“摸索”本来是触觉，在诗中却不断转化为其他感觉，“繁花如锦障”是视觉，“奇异的芬芳”是嗅觉，“苦涩的海水”是味觉……。这多种心理功能的交织融合的确是全感官或超感官的。随着诗人感觉的变换，我梦也仿佛感觉到诗人对诗人对苦难祖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对亿万同胞惨遭荼毒的同情，自己身心遭受摧残的痛苦。这样，不仅扩大了视觉意象的表现范围，而且也传达视觉意象本身变化的节奏。可见，恰如其份的通感手法的运用，丰富了由意象间不同组合而成的节奏的内涵和厚度。

三、古典情结

戴望舒引进法国象征派诗艺表现手法的同时，也从不忽略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他不像早期象征派诗人那样生搬硬套法国象征主义的某些技巧，而进行了消化、吸收、利用。《妾薄命》较多地显示了我们民族的诗歌传统积淀。它就像唐诗宋词中的“念奴娇”、“乌栖曲”一样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缠绵情感。诗人并没有写自己，却借助古典情调的审美定势吐露了他自己的心声。戴望舒诗中的某些意象是出自于唐诗宋词中：像《雨巷》中“雨巷”、“丁香”、“结着愁怨的姑娘”等主要意象，得自于南唐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词：“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有些诗句从古典诗歌中脱胎换骨出来。如《烦忧》中“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我们可以想到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我们可以想到“海天愁思正茫茫”。简短的两句，便可以联系到这么多的古诗句，可以看出诗人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又如《老之将至》中：“而那每一个迟迟寂寂的时间，是将重重地载着无量的怅惜的。”它使人们联想到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西厢记》中的散曲：“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四、象征主义和现实注意的结合

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重视客观地描写生活，通过生活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即“寓主观于客观”。作为象征派诗人的戴望舒却把两者结合了起来。“抗战以前，望舒是一个象征主义诗人，但也不自觉地吸收了现实主义的一些特点，他一再强调表现生活实感，就是导源于此。”在创作象征诗的高潮中，同时写出像《断指》这样现实主义的诗篇。抗战以后他趋向现实主义，但也没有忽视象征主义的良机。写实和象征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是最适合他艺术个性的选择。

戴望舒的创作实践和对自己艺术历程的反思，说明他对象征主义有独特的应承力。他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认识力和接受力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其他象征诗作者。虽然他创作象征诗的起步晚于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但他却后来居上，并成为中国象征诗派的代表，其成功的奥秘即在于此。正是这种深刻的不断的思考，使他有可能在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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